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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建伟

老上海禁毒往事
1955年后 20 年左右的上海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统计表上，“制贩运毒品”一栏都是空白。肆

虐上海的百年沉疴———烟毒终于成为历史。

但在此之前，二次鸦片战争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受毒品之害尤为深重。从上海进口的
鸦片居全国各口岸之首。这里，曾经是鸦片交易及集散中心。

上记忆海

笃鲜腌

“烟气若瘴，烟毒若蛇”

二次鸦片战争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
受毒品之害尤为深重。

从上海进口的鸦片居全国各口岸之首，

上海成为鸦片交易及集散中心。 到 19世纪
70年代，上海已遍布 1700多家大小烟馆。20

世纪初，上海的鸦片店多于米铺，烟馆多于
饭馆。“上海烟馆甲于天下，铺设雅洁，茗碗、

灯盘，无不精巧。眠云阁其最著也，窗牗挂
落，雕镂极工。他如南诚信、北诚信以轩敞
胜，醉乐居、永恒昌以酒肴两便胜……午夜
两市，竟同潮汐依时而来，人气烟香，迷蒙似
雾……烟气若瘴，烟毒若蛇，杀人如麻……”

这是清代葛元煦在《沪游杂记》中的一段话。

“甲天下”这个词很震撼，当时的上海，竟然
以烟馆闻名，禁毒迫在眉睫。

上海卜内门公司（今四川中路上海新华
发行集团所在办公楼，公司以生产纯碱和化
肥为主）创办人、英商李德立支持中国民族
复兴，竭力主张禁绝鸦片。在 1908年公共租
界纳税人会议上，他提出一年或更短时间内
关闭租界全部烟馆。 美国牧师迈尔斯也呼
吁：如果烟土行继续经营的话，成千上万的
人都要永远沉沦了。而工部局的方案是分期
关闭，视情再论。直到 1909年上海召开万国
禁烟大会后，工部局才迫于不断加大的舆论
压力，颇不情愿地关闭了租界内烟馆。然而，

紧接着出现了更荒唐的一幕：小鸦片商无法
卖掉存货，反而被几个鸦片巨头包圆，搞出
一个很有实力的“上海烟土联社”。

1908年后，由于中国政府实行严厉的禁
毒政策，公共租界中原有营业执照的烟馆纷
纷打烊，却被低等和地下烟馆“燕子窝”“花
烟间”找到了生存空间。八仙桥一带的“法租
界大马路”（今金陵东路）周边中华里、宝裕
里、宝兴里等“脱颖而出”，那些生活条件较
差却又追求感官刺激的草根阶层成为支撑
这个行业的“铁杆”。当然，真正使法租界烟
毒猖獗的实力人物还是公董局、军阀和青帮
黑社会。经“中华国民拒毒会”调查曝光的郑
协记、 三兴等 30余家烟土行受到公董局的
庇护，也是因为忌惮他们与黑社会扯不断的
关系。

官黑沆瀣，禁烟常成笑话

1916年 8月中旬某日， 下午 1时许，上
海地方检察厅、监督公所、护军使署、市政当
局和江海关等相关机构派出人员，加上《字
林西报》记者齐聚海关码头。在他们的监督
下，江海关工作人员指挥搬运工将查缉的烟
土扛上在此等候的海关巡逻艇“流星号”，把
烟土装在舱底，舱板漆印封固，水手佩枪执
守。然后，众人登上巡逻舰，驶向吴淞口外黄
浦江、长江、东海三水相汇的深水区域，把打
包烟土绑上坠重石块丢入水中沉底。类似作
业分批进行，一直延续到 9月下旬。

1919年 1月 17日， 在社会各界代表的
关注下，又举行焚土大会，浦东陆家嘴的一
座汽窑在朔风中燃起团团浓烟，刺鼻的气味
在空气中弥散，连续烧了三天三夜。接着，江
海关先后几次在汽窑焚烧烟土、吗啡、可卡

因和海洛因。

上海的禁烟禁毒声势不可谓不浩大，但因
“官（方）黑（社会）沆瀣”，浩大的声势常常成为
笑话。

1925年 4月底， 法租界与杜月笙谈判，法
方提出对方支付 3.5万元“封口费”，允许他们
开五个鸦片商店和一个仓库，但杜坚持在十天
试营业后再付。6月初，双方达成协议，杜承诺
营业三个月后一次性付给法方 14万元， 而后
每月付给 8万元， 一箱鸦片从卸货到仓库 250

元，一个烟馆月付 500元。

从此，三鑫公司的鸦片运货车牌号事先交
给法租界警方，法租界警务首脑费沃利月入毒
品利润回扣 2%。杜月笙则当上了公董局华董。

这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双赢”。久而久之，警务
系统渐渐被毒品交易渗透。后来，杜月笙甚至
还成了上海禁烟委员会委员。他的核心帮会成
员也进入禁烟管理圈。 禁烟真的成了一个笑
话。

一场大张旗鼓的禁烟禁毒运动

对毒品深恶痛绝的上海市民以极大的动
力展开禁毒运动。1934年 11月开始对瘾君子
强行登记， 已经挂号而未登记的， 处以 50到
300元法币罚款。翌年，登记力度加大，不主动
登记者将可能坐牢。1936年， 由三家具有戒毒
资质的医院对大约 1.6万瘾者实行强制戒毒，

直至获得戒烟执照，6个月后再次核查。

1934年 2月，当局宣布“新生活运动”，其
中包括了禁烟“六年计划”，通过注册和发给许
可证逐渐减少鸦片吸食者，1940年前禁绝鸦片
吸食者。

上海市警察局发起了一场检举烈性毒品
的群众运动。宣传、调查和缉捕三条线同时进
行。海报、传单、广播、电影、报纸广告、演讲动
员、教育展览馆等，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公
开宣传手段。市民自发游行，在广场演出禁毒
话剧。人们把日本侵华和民族危难归结为烟毒
泛滥，其中一句著名口号“烟毒一日不解决，国
家必一日不可救药”响彻全国。警察查访烟馆，

并对重点户籍人口上门宣讲劝告。最后是地毯
式清查。 先后有 5600多名吸毒者被强制送往
戒毒医院。在这过程中还发现了在上海贩运鸦
片的日本和朝鲜浪人。

这场大张旗鼓、 兴师动众的禁烟禁毒运
动，最初确实取得了可观的成绩，社会面貌为
之一变。1937年，全国已有 1000余家戒烟医院
和戒毒所、400多万名吸毒者登记在册。据上海
一家戒毒所报告，该所治愈了 700余名病人。

但是，一个戒毒周期约为二周，这对戒毒
收治还远远不够。 况且还有不少漏网之鱼。尽
管国民政府颁布《禁烟禁毒治罪条例》，上海市
也有肃清烟毒委员会、禁烟协会和“禁烟局”，

但在征收高额烟毒税、垄断烟毒买卖面前都变
得一文不值。

“钻在泥洞里的蟹也摸出来了”

1949年 5月下旬，上海解放。6月至年底，

静安、北站、水上公安分局等相继查获 1600余
起烟毒案。1950年 2月和 5月， 中央人民政府
政务院先后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惩治毒犯条例》，限期禁绝制造、

贩运、售卖毒品，禁止种植罂粟，收缴民间烟土
毒品，对吸食毒品者限期戒除，对制造、贩卖、

运送毒品的罪犯，按主犯、惯犯以及情节轻重，

分别处以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上海市
委发布《上海市禁烟禁毒暂行办法》，市民政局
拟定了《上海市禁烟禁毒委员会组织规程》等 7

个草案。

接着，各级公安机关查办大案要案。虹口
区中州路安宁里 22 号大毒犯张润贤等 35 人
率先落网。缴获鸦片和海洛因 305 两、制毒工
具 2套、手枪 6支、子弹 100余发。1950年，上
海市人民法院判决涉毒案件 2100余起， 处理
涉毒罪犯 3800余名。

1952年 7月，上海市委贯彻《中共中央关
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和全国禁毒工作会议
精神，成立以副市长许建国为主任、市公安局
局长扬帆为副主任的上海市肃清毒品委员会。

从上海实际出发，对罪犯和涉毒人员处置作出
具体详尽的规定，确定了逮捕、管制、登记的分
类标准。这当是一波“精细化”操作。8月 13日
凌晨 2时到 5时，“清毒”大规模集中行动捕获
毒犯 481名，缴获其他毒品约 50两，鸦片 310

两，制毒机器 2 部。虽然缴获毒品数量未达预
期，但对涉毒犯罪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

11月底，战果扩大。全市共查处制、贩、运
毒犯 13685人， 查获鸦片 2.36 万两， 海洛因
4900两，没收销毁制毒、吸毒工具 6300余件。

这得益于群众的广泛参与，有人说，“就是钻在
泥洞里的蟹也摸出来了”。同时，公安、海关、边
防严查毒品走私和境外毒品输入。1955 年后
20年左右的上海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统计表上，

“制贩运毒品”一栏都是空白。肆虐上海的百年
沉疴———烟毒终于成为历史。

（本文参考苏智良主编《上海城区史》、魏
斐德 [美]《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档案
史研究》等）

2006年 6 月 23 日，
上海集中销毁之前几
年缴获的海洛因、冰
毒、摇头丸、大麻等毒
品共计 400 多公斤。
新华社记者 陈飞 摄

这一口软糯大米香
■龙钢

年糕团，想必许多上海人都吃过，
粳米做成的年糕团粉，放上芝麻白糖，
包上刚刚煎炸出炉的油条，粉质软糯有
咬劲且带有松脆，香甜中带有微咸。

出自上海虹口糕团厂的年糕团，已
有 60 多年的历史，当年生产场所就在家
门口的西江湾路上，周围有西江中学、钟
山中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一些学生不
在家或食堂吃早饭，便在糕团厂的门市
部排队买年糕团吃。由于口口相传，年糕
团的名气渐渐响了起来，一些市民为了
能吃到诱人的年糕团，骑着自行车从江
湾五角场、老北站等地赶来，用现在的话
来说，年糕团当年绝对是网红食品。

记得我第一次吃年糕团，妈妈去厂
门口的门市部排队买年糕团。当时的年
糕团都是现做现卖，一位痩瘦高高的男
性师傅动作很麻利，年糕团子放桌上，
用手使劲地一按，然后放上芝麻糖粉，再
将刚炸好的油条包起来，外面用“糖纸”
（类似于包糖的纸）一包。年糕团既香又
糯，母亲没舍得吃一口，被我一个人全吃
了，现在想想那时也太不懂事了。

糕团厂与我家是隔壁邻居，所以，
每天放完学便在厂门口看工人们生产。
当糕团生产时，厂里每天要浸泡好几百
斤粳米、糯米，浸泡这些米的大圆缸有
数十个。只见工人们每天将一袋袋米倒
入大竹篮内，然后放在水池里，工人用
手拎着竹篮两边的把手，不断地将竹篮
里的米在水池里上下翻抖进行清洗。经
过一番清洗后，再将米浸泡在圆缸内，
加工成米粉。

有一次，一位多年没联系的老家亲
戚来我家做客，一走进家门，便问怎么
你家有股大米的清香味，是特地招待我
煮大米饭吗？父母觉得很尴尬，家里其
实没有大米可煮（当年家里吃的都是粳
米）。后来搞明白了，原来是隔壁的糕团
厂正在开工生产糕团，窗外飘来一阵阵
大米的清香。由于我们平时闻习惯了，
已经不察觉，但外来的客人嗅觉非常灵
敏。父母告诉亲戚，我们家隔壁是家糕
团厂，每次生产时，都有一股大米清香
味。这一说，这位亲戚明白了。

糕团厂当年虽然不大，生产场所也
很简陋，但大米清香味却香飘“万里”，
方圆数百米范围内都能闻到，特别是处
在生产厂的下风口。那年我上学的学校
就在糕团厂下风口百米不到的地方，经
常能闻到大米清香味。那个时候，由于
生活不富裕，肚子里没有油水，上课时
常会感觉到饿。一次，由于隔夜睡得晚，
又加上春困，下午上课时打起了瞌睡。
为了让自己脑子清醒些，坐在教室窗口
处的我，想打开窗户吹吹风，不料刚把窗
打开，外面就飘来了阵阵大米清香味，顿
时瞌睡虫被赶跑，但有了饥饿感。也许是
全班同学都闻到了这股大米清香味，大
家上课有点心不在焉。老师可能发现了
大家的异样，便命令我把窗户给关上。

后来，糕团厂搬迁了，年糕也不用
凭票供应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年糕团也不只有少数几个店面有卖了。
如今的大街小巷，时不时地能看到写有
虹口糕团厂牌子的店，一些中老年消费
者也时常会去买个年糕团怀怀旧。

刘太后的威势如日中天

刘太后临朝称制，难免会市恩亲戚
与亲信，所以时常会发出“内降”，给予
某某贵戚、家人恩泽，赏个官爵什么的。

曹利用呢，将太后的“内降”通通打回。

应该说，曹利用倒没有做错，因为按宋
人观念与宋朝制度，对绕过正常程序的
“内降”， 宰执有责任也有权力不予执
行。

但问题是，曹利用驳回“内降”，并
非出于公心，而是为谋私。凡先向曹家
请托之人获得的“内降”，曹利用就不缴
奏。有人将这个秘密告诉刘太后。一试，

果然如此。太后开始怀疑曹利用以权谋
私，“颇衔怒”。

如果曹利用自身清白，刘太后恐怕
还不敢动他。不过，太后已在默默布局，

她擢亲信张耆为枢密使，让枢密院同时
有两个枢密使，也许就是想分曹利用之
权。曹利用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闻召
张旻于河阳为枢密使，疑代己，始悔惧
焉。”偏偏在关键时刻，曹利用的侄子曹
汭这个不成器的花花太岁，给他闯了一
个弥天大祸。

曹汭，时任赵州都监，宠嬖一名婢
女，以致家室不睦。无奈，曹汭只好将那
婢女遣送出去，嫁为民妻。那户娶了曹
家婢女的人家， 恰好住在公署附近，且
“坏垣不葺”， 曹汭便经常翻越围墙，进
去与婢女私会。 大约是天圣六年底，那
名婢女与夫家喧争，曹汭跑去当“护花
使者”， 民家不敢得罪曹汭， 便买来酒
食，好生招待。曹汭喝得酩酊大醉，乘着
酒意，穿着黄衣，“令军民王旻、王元亨
等八人呼万岁”。在帝制时代，这无疑是

大逆不道的行为。很快便有人将此事报告
朝廷。

刘太后震怒，内侍罗崇勋岂肯放过这
个报复曹利用的机会，主动请缨，自请按
治曹汭一案。太后于是下诏，派龙图阁待
制王博文、监察御史崔暨与罗崇勋在真定
府设狱，推鞫曹汭案。同时，罢去曹利用枢
密使之职，出判邓州（今河南邓州）。

罗崇勋必欲置曹利用于死地，“穷探
其狱”，诱逼曹汭供认：他“被酒衣黄衣”，

令人“呼万岁”，实是曹利用所教唆。这份
结案报告送到朝廷，立即“物论甚喧，汹汹
数日”。

天圣七年正月廿五， 刘太后垂帘临
朝，留辅臣以询其事，众皆“苍皇无以对”。

次相张士逊犹豫了一番， 才说：“此独不
肖子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状。”太后大
怒。王曾也站出来替曹利用辩解，太后问
他：“卿尝言利用横肆，今何解也？”王曾
说：“利用恃恩素骄，臣每以理折之。今加
以大恶，则非臣所知也。”刘太后气才稍
消。

翌日，刘太后再贬曹利用，改知随州
（今湖北随州）。诏杖杀曹汭，王旻杖脊、配
沙门岛（今山东蓬莱北部），王元亨编管旁

州，余悉配广南、荆湖牢城。

次月，张士逊也被罢相，出知江宁府
（今江苏南京）。士逊性情温和，与曹利用
在枢密院共事多年，对曹氏“凭宠自恣”的
行为从未有过“是非之言”，人称“和鼓”；

又得曹利用举荐而担任次相，受曹案牵连
而被贬谪，也是意料中事。宋仁宗与他虽
有师生之谊，却也不便徇私求情，只是“加
秩而遣之”，辞别之日，又解下通犀带送给
老师。三年后才召老师回京，复拜为次相。

而曹利用的厄运还未到头。 二月份，

他又被查出挪用皇家宫观———景灵宫的
公使钱，一直未还。刘太后一气之下，再贬
曹利用为崇信节度副使，押往房州（今湖
北房县）安置，押护之人为内侍杨怀敏。当
时内廷宦官多仇视曹利用，杨怀敏也是恨
不得曹利用死掉， 所以一路羞辱曹利用，

行至襄阳驿时，杨怀敏不肯往前走，又出
言相激。曹利用性子刚烈，“遂自经死”。

曹家还被籍没家产。抄家之时，抄出
非常精美的水晶杯盘 10副， 商贾无法估
值，一名老贾人说：“噫！此物官有旧价矣，

又何估焉。”官吏问究竟是怎么回事。老贾
人说：“此丁侍中故物也。侍中败官，籍其
家赀，吾盖尝估之。”原来这套水晶杯盘曾

是丁谓的财物，丁谓被抄家时，老贾人曾
前往估价，知道其价值。没官之财，本应收
入官库，却被曹利用据为己有。这又是曹
利用其身不正的罪证。

在审查曹利用案的过程中，“有司欲
尽劾交结利用者”， 有奸险之徒甩出一份
“曹党”名单，列出文武官员四十余人，等
着他们被深治。宋仁宗“察之”，急出手诏：

“其文武臣僚内， 有先曾与曹利用交涉往
还、曾被荐举及尝亲昵之人，并不得节外
根问。其中虽有涉汭之事者，恐或诖误，亦
不得深行锻炼。” 及时制止了一场枝蔓其
狱的政治运动。其时，仁宗年方二十， 令
史家由衷赞叹：“其仁恤至此！”

刘太后不动声色地收拾了飞扬跋扈
的曹利用，这般手段，远胜她的夫君宋真
宗。

六月，因玉清昭应宫大火，首相王曾
“以使领不严，累表待罪”，引咎辞职。此前
王曾数度阻止刘太后的逾礼之举，多次驳
回刘太后近臣、亲信、姻家的请托，太后不
悦，却也无可奈何。现在王曾既然请辞，刘
太后也乐得顺水推舟， 同意了王曾的辞
呈，让他出知兖州（今山东兖州），未久，改
知青州（今山东潍坊）。次相吕夷简则加昭
文馆大学士，成为首相。

刘太后的威势如日中天，还有人敢挑
战吗？

不过，尽管太后垂帘听政的权威已得
到承认，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代行的君权不
受节制。且不说她市恩贵戚、亲信的恩赏
屡屡被宰相王曾及枢密使曹利用缴奏，只
说有一次，刘太后又发出“内降”，要将一
名娘家亲戚补为军吏（指将帅之官佐），但
步军副都指挥使王德用拒不执行。刘太后
坚持要授予亲戚军吏之职，王德用则坚决
“不奉诏”，迫使太后收回成命。

（十六）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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